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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措施，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

是澳大利亚政府正视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必然趋势的现实，为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追求新

的国际形象和促进对外交往而采取的一项适应性策略。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产生，不仅说明

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而且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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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政策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措施，其基本内核是，在所

有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承担压倒一切的和一致的义务的前提下，政府认可和保护民族、文化多元共存。

在文化上，主张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政治上，要求各民族群体的平等权利；在经济上，强调各民族

人民的机会均等；在社会生活上，促进各民族人民的平等参与。旨在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来自不

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群能够和平共处，共同作为澳大利亚人而生存”[1]的社会。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

是一个关于在澳大利亚社会里不同文化、民族背景的人们如何平等相待、和睦共处的庞大体系。它的产生

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多元文化政策源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状况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自 19 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移民

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保持着人口的种族纯洁和文化同质，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白种人的社会成为推动国家

发展的精神力量。直到二战时期，澳大利亚一直是一个基于不列颠价值和制度的种族文化同质社会。二战

成为了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转折点，它迫使澳大利亚推行大规模移民计划，广泛地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招

募移民。来源多元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使其人口的民族结构日益多样化。具有不列颠血统的澳大利亚人

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下降，1947 年，不列颠血统澳大利亚人口占 99.5%，澳大利亚完全是一个

单民族、单一文化的国家。随着大量非英语移民的到来，1954 年不列颠血统的人口比例下降为 95.5%（85.7%

在澳大利亚出生，其余的为移民），到 1966 年 12 月，这一比例为 92%，[2]1978 年不列颠血统的人口为 78%，

到 1988 年这一比例降为 74.55%。并且随着族际婚姻的发展，纯盎格鲁—凯尔特血统的人口比重会更低。 

自二战以来，近 20 年的移民浪潮，给澳带来大量非不列颠人。据估计，到 1966 年 12 月，非不列颠社

区的人口规模如下：意大利人 243000 人，希腊人 134000 人，荷兰人 89000 人，波兰人 73000 人，德国人

72000 人，南斯拉夫人 69000 人，俄国人 32000 人，匈牙利人 31000 人，亚洲人（自 1945 年以来）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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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尽管严禁亚洲人入境，但在 1945-1966 年间，

也大约有 19000 名亚洲移民已定居澳大利亚，其中

4420 名已入籍。[2]澳大利亚由于接受了数百万移民，

正越来越变得五方杂处。例如，北方小城德黑兰港

的工人“有三十四个不同的国籍——最多的是澳大

利亚人，其次是英国人，再次是意大利人，再其次

是南斯拉夫人，竟然还有几个冰岛人。”[3]达尔文市

的 7 万人口中，有 54 个不同的民族。悉尼南面新兴

工业城市伍伦贡，“是由来自四、五十个国家的移民

组成的。”[4] 

非英语移民们逐渐在澳大利亚社会培育他们

自身文化上的、社会上的、经济上的“飞地”

（enclave），依然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生活着，使

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各大城市都有一些地区全部

住着移民，在那儿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英语。如悉尼

有几十个移民社区，在那里英语充其量只是第二语

言，在悉尼街头的人群中，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语

言，以致英语有时候听起来反而有点稀奇，好象在

巴黎或罗马那样。非英语移民们还出版自己民族语

言的报纸和期刊，20 世纪 60 年代大约有 70 多种语

言的报纸和 20 多种语言的期刊。他们尤其不满澳大

利亚人单调乏味的食品，50-60 年代，欧洲移民尤

其意大利人、希腊人到澳大利亚，后在移民旅馆和

工作营地的厨房里保持仍然其传统饮食习惯，继而

在城乡各处开设传统风味饮食店，逐渐形成各种风

味并存的局面。虽然澳反对移民以民族聚居，但移

民以民族聚居的倾向却不可遏制。尤其是自费到澳

大利亚的移民，如意大利人、希腊人，他们是得到

亲属朋友资助后移入澳大利亚的，到澳后又投靠亲

朋好友，被称之为“连锁式移民”（ chain 

immigration），往往在城市或某些乡村小镇聚居在一

处。致使在 50 至 60 年代之交，移民的少数民族社

区逐渐形成。他们进而开始组织各种活动，举办周

末学校，以传承他们的语言、文化，试图保持自己

的民族文化身份。同时，宗教的多样性，也随希腊

东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移民的到来

而产生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

重要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初，废除了白澳大利亚政策后，

移民的来源范围更加广泛，尤其是亚洲移民增加很

快，“亚洲移民增加到每年 25000 人左右，大约为移

民总数的 25-30%。”[5]1978-1979 年，移居澳大利亚

的英国人少于亚洲人。在“80 年代早期，亚洲和中

东移民构成移民总数的 40%，并且这一比例在人道

的家庭团聚计划实施后还会进一步提高。”[6]这样，

亚洲移民在移民总数的比例迅速提高，由1947-1971

年的 5.47%上升到 1971-1989 年的 26.74%；而同期

来自非洲、太平洋岛国、新西兰的比例也由 4.68%

上升到 19.33%；同期的欧洲大陆移民减少，英国移

民已由 38.75%下降为 29.55%；致使澳大利亚人口

中少数民族越来越多。早在 70 年代，根室就说，“澳

大利亚的移民来自 100 多个国家”。[3]到 1988 年，

具体可知的民族为 66 个，其中非洲裔、美洲裔、太

平洋岛屿和土著及托勒斯海峡人的没有计算在内。

由于大量的非不列颠移民的存在，人口构成的多样

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澳大利亚已由一个同质社会变

化成为一个多元的社会。顺应历史潮流，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来

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并在 1989 年把它确立为

国家的基本国策，以后历届政府都积极推进。在一

定程度上，二战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是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二、多元文化政策是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

稳定的必然选择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发展是以输入

大量廉价劳动力为前提条件的，而这些廉价劳动力

的输入是以不列颠血统为基础的文化种族纯洁为前

提的。因而人们视有色人种的移民，甚至视非英语

背景的移民为威胁，每一次非英语劳动力的输入都

会引起澳大利亚人的反对浪潮。在战后，满足这种

种族文化要求的劳动力已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澳大利亚政府被迫先后从欧洲大陆及中东接

纳大量的非英语移民作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

动力。这就导致了澳大利亚社会民族、文化构成的

变化，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单一民族文化传统

的严重冲突。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在战后到60 年代

采取了同化政策，要求非英语移民完全放弃自己的

民族、文化、宗教等身份，接受澳大利亚的生活方

式，成为完全的澳大利亚人，试图以此来解决这一

问题。 

但同化政策不仅未能解决这一问题，而且由于

对非英语移民实行歧视和限制反而导致他们的不满

与抗争。在同化政策下，英语移民到澳大利亚即为

公民，而欧洲大陆移民则必须居住 5 年后才可申请

入籍，有色人种为 15 年。移民的技术水平、从业资

格得不到认可，不管其受教育水平如何，往往只能

从事体力劳动或低层次职业。即使是那些人已放弃

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被同化了的“新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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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作为“二等公民”存在。正因为如此，1952

年和 1961 年，意大利移民在维多利亚洲东北部的波

尼吉拉营地举行示威。1952 年在墨尔本马里巴隆营

地爆发了绝食抗议，悉尼中央火车站和昆士兰州的

安伯莱爆发了示威游行，而更多的人选择了离开澳

大利亚。在非英语移民中，到 1966 年 6 月，有 200，

000 人已经离开澳大利亚，决定不在澳定居。几乎

40%的荷兰移民，33%的德国移民、16%的意大利

移民和 14%的希腊移民改变了在澳生活的主意。[2] 

1947-1971 年间移民中大多数人没有定居下来，包

括一些领过路费资助的人也没有定居下来。仅 1966

年就有 18000 名移民返回原来的国家。[3] 

非英语移民的顽强抗争和大量流失，造成移民

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发

展形成巨大的威胁，也不利于继续吸收移民。这迫

使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对非英语移民问题进行了研究

和反思。人们认识到，要是没有过去 20 年的持续移

民，澳大利亚要达到今天的先进发达是大成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移民的抱负和才华使澳大利亚的持

续繁荣成为可能。澳大利亚科学工业研究组织

（CSIRO）里近三分之二的研究人员是移民，三分

之一以上的大学教职员是移民。”[4] 

正是基于对移民的贡献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

价值的确认，澳大利亚社会反种族歧视的浪潮不断

高涨，要求自由、平等、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墨

尔本大学讲师肯尼斯�利韦斯组织移民改革团，在

1960 年出版的《是控制还是肤色限制》一书中指出，

澳大利亚人必须给非欧移民以机会，应让他们与永

久定居在这里的各族移民和睦共处。同时，宗教界

人士、共产党人、作家及报刊等也纷纷批评现行的

移民政策和种族偏见。尤其在 1964 年至 1971 年间，

在澳大利亚人反越战的斗争中，展开了一系列的运

动，这些运动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政治教育的大

学校，它们促进了澳大利亚人的政治觉醒，成为澳

大利亚历史上一个文化和理性发生变化的时刻，也

使澳大利亚人更有勇气来面对自己社会的痼疾，更

积极地投身于反种族歧视的斗争。1971 年，南非具

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白人板球队访澳，在全国掀起了

一次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的新高潮。反种族歧视已

成为澳大利亚国内影响政治稳定的社会运动，牵动

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总之，6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维护单一民族

文化传统和试图消灭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努力，引起

了移民的反抗和国民的不满，不利于社会稳定；所

造成的移民流失，不利于经济发展；有违自由、民

主、平等、开放的潮流，不利于各族及各种文化的

交流和互补。既然同化政策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与种

族文化传统的矛盾，而且还影响社会稳定，“既然澳

大利亚不继续移民就绝对不可能指望什么未来，那

么修改同化理论就应该是一个好主意。”[4]所以，无

差别地接纳世界各地移民，在国内保护和鼓励民族

文化多样性，尊重各民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差异，努

力营造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已经成为维持经

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 

三、多元文化政策是改善国际形象的迫切

要求 
战后初期，澳大利亚政府对非英语移民施行的

同化政策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特别是盎格鲁—萨克

逊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的。它确定一个移民能否入

境，主要考虑的是他的肤色，种族文化能否被同化。

同化政策的前提就是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基于不列

颠制度的文化同质社会，这种同质性不会为欧洲人

进入所破坏，但不能幸免于亚洲有色人种进入。这

首先把亚洲人排斥在国门之外，继而对允许进入的

非英语背景的欧洲移民实行文化灭绝，要求他们采

纳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放弃自己的传统、语言、文

化，而且处处对他们进行歧视。因而种族主义，种

族歧视是同化政策的根本特征。由于澳大利亚努力

维护以不列颠为基础的单一文化格局，主要接纳英

国移民或与英国文化相近的移民，从而形成对英国

的严重依赖。在国际上，从殖民地时代起，澳大利

亚一直就被视为是英帝国的延伸，“无论是欧洲人，

还是与欧洲有近亲血缘关系的澳大利亚人，总把澳

洲看作是欧洲放错了位置的部分”，[7]是英帝国在海

外的一个分部，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南太平洋中的一

个基地，也是“一个培养各种各样种族、国籍和宗

教偏见的国度。”[4]这种歧视性、封闭性的倾向有违

战后民族、平等的潮流，也败坏了澳大利亚的国际

形象。 

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反种族歧视斗争中，澳大

利亚的同化政策及其渗透的白澳种族主义日益成为

国际谴责的对象。1945 年旧金山会议上，澳被列入

种族主义阵营。1952 年联大总委员会，则把澳大利

亚的移民政策与南非种族隔离相提并论，一起列入

议程，在大会上受到同声谴责。一些非洲国家把澳

大利亚说成是“亚洲的南非”。亚洲国家反应更为强

烈，1949 年菲律宾外长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必须按

照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条款修改它的移民政策，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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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进行很好的贸易合作。1955 年《印度时代》

评议指出，白澳政策是对亚洲人感情的亵渎。在 60

年代，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也纷纷

谴责白澳。如此，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处境尴尬，

“在今天种族主义被明确地归类为一种疾病的世界

上，澳大利亚因为它的白澳政策而背有种族主义的

坏名声。我们参加国际上的讨论，提高我们的嗓音

时——在保卫人权，维护人类福利方面，我们应该

大声疾呼——我们的发言由于整个大陆遍布着成千

上万蜷缩在垃圾堆上的被歧视，被压迫的人民而变

得一文不值。”[4]单一民族文化政策使澳大利亚得不

到国际社会的信任，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不利于

开展国际交往。 

尤其 6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与英国的经济往

来减弱，亚洲经济蓬勃发展，它反过来促进澳与亚

洲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因此，澳大利亚自60 年代

以来就调整亚洲政策，积极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友好

交往。但在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最大的

障碍即是澳长期推行的歧视、排斥亚洲移民，视亚

洲移民为最大威胁的单一民族、文化政策。正如前

总理霍克所说，澳大利亚不能一方面说自己的经济

是亚洲经济的一部分，而在同时又在移民政策和贸

易政策上表现出种族主义倾向。澳不能在强调与地

理上相邻的亚洲国家进行密切经济往来的同时，却

又顽固地坚持在文化上心理上与之疏远，仍然对旧

大陆保持迷恋。自 60 年代以来，澳就面临着如何把

对亚洲地理和经济上的接近与文化心理上的疏远协

调起来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寻求地理

与文化的协调呢？只有致力于消除各种社会偏见和

歧视，平等地接纳世界各地的移民，才有利于摆脱

对英国的严重依附而独立；只有通过平等地吸收亚

洲移民，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了解他们的文化，

才能拉近与亚洲国家、人民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以

利双方交往。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国际形象，

另一方面由于善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才会得到

这些移民的母国的好感，才能使移民及其受政府保

护的传统文化成为澳大利亚与移民们的母国联系的

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文化政策已成为澳大

利亚对外交往的必然要求。 

四、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价值意义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当今国际社会流

行的重要思潮——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多元文化

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

现的一个新术语。澳大利亚学者 J·贾普认为，多

元文化主义是描述现代社会文化和民族多样性的术

语，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它要求政府对这种多样性

采取适当的措施。一般来说，“多元文化主义”包含

了这样几层含义：首先，它指文化和民族多样性这

一事实，即多元文化社会；其次，作为一种思潮，

它指的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得到承认的要求给

予充分肯定的哲学理论；再次，作为一项政策，它

指政府为谋求民族、宗教或语言方面的少数群体对

公共领域的参与而设计的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

题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措施。本文所谈的主要涉

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第三层含义，即多元文化政策，

一种西方社会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

政策。 

目前，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

门话题之一。这主要基于下列原因，其一，经济全

球化步伐加速，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文化殖民

主义倾向突显，人们开始关注人类文化的命运，是

趋同？还是多元化？人们普遍认为是文化多元化；

其二，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巨变，意识形态对

国际社会的影响消退，而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观

念却空前高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问

题已成为世人必须面对的难题。其三，可持续发展

成为各国现代化的理想，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国

际社会的口号之时，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传

承和发展问题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在这种背景下，

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社会学界、

政治学界、文化人类学界、教育学界研究的热点。

2000 年 8 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第 19 届国际

历史科学大会上，把“少数民族文化与占主导地位

的大民族文化的关系”列为 20 个专题之一。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也是一个长

期坚持单一民族，单一文化政策的国家。但在多元

文化主义席卷西方的过程中，她成为继加拿大之后

第二个把“多元文化”宣布为国家政策的国家。在

1989 年通过的《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的国家议

程》中，把多元文化政策确立为了国家的基本国策，

以后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进这一政策的发展。在

1995 年召开的全球多元文化会议上，向全世界作了

宣传和介绍。到今天，多元文化主义，在澳大利亚

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术语，被接受为澳大利亚

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不可缺少的部分”。[8]而且澳大

利亚经济上属于发达国家，政治上是典型的西方式

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制度的结合，文化上有来自全

世界各个国家的移民，涵盖了五大洲。这些移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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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等无形资产，大大丰

富了澳大利亚的文化。澳大利亚已经从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并在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际交往等各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处理一国内部不同民族、不同文

化之间关系的典型方法，对我们认识西方社会的族

际关系，对于多民族国家处理内部民族问题，对于

解决世界上众多由民族、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动

荡和国际纠纷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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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easure dealing with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since the 1970’s，the multicultural policy in 

Australia is an adaptable strategy to envisage the reality of diversity, to keep social stability，to ensu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to improve Australian reputation an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It shows that 

multiculturalism has been an inevitable historical tide，and i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ethno-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world to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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